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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型
张邦卫　 郑朝霞

摘　 要： 新世纪文学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 媒介化不仅推动着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转

型， 也推动着新世纪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型。 新世纪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型有四种形态： 一是从 “作品传播”

走向 “事件传播”； 二是从 “书本传播” 走向 “影像传播”； 三是从 “单向传播” 走向 “双向传播”； 四

是从 “一维传播” 走向 “多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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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化的新世纪， 联通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文学传播也出现了许多与其历史形态不同的世纪

嬗变。 诚如阿布拉姆斯所说的： “文学史显示了一个反复重复的过程， 在该过程中， 具有创新精神的作

家， 如多恩、 华兹华斯、 乔伊斯或者贝克特， 同他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成规决裂，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

的作品， 而让其他作家模仿他们的创新， 由此把新颖的文学形式变成新的一套文学成规。” ［１］ 事实上，

文学传播的传统成规在新世纪的传媒化语境中出现了裂变与变通甚至转型， 一系列新的传播方式正日

益成为基于新媒体的传播共识。 于是， 影视媒介、 网络媒介、 通讯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 不仅一次又

一次引起了文学传播的变革， 而且最大限度地促成了文学的解放与文学的革命。

一、 从 “作品传播” 走向 “事件传播”
在新世纪， 随着信息主义、 “知道主义” 与 “标题主义” 的潮涌， 文学传播的重心出现了偏移甚至

是变异。 传媒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的传播似乎不太依赖或不仅依赖于作品本身， 而是依附于作品的

“热点卖点”、 依托于作家的 “绯闻轶事”。 一句话， 外文本式的文学事件的传播力远远大于内文本式的

文学作品本身的传播力。 于是，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便出现了从 “作品传播” 走向 “事件传播” 的嬗变。

所谓 “作品传播”， 就是关于作品本身的传播， 作品传播是传统文学的经典形式， 在传播的动态过

程中 “唯作品是瞻”、 “作品至上” 与 “作品中心”， 经典作品的流传不是靠 “诗外的功夫” 而是靠

“诗” 本身， 例如王勃的 《滕王阁序》 及其名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便是如此。 在

作品传播的过程中， 不是作家成就了作品， 相反是作品成就了作家， 被反复阅读、 品鉴的作品在广为

传播的文学时空中积聚了大量的象征资本从而附魅了作家的文化身份， 例如在唐诗的浩浩长河中， 所

谓 “孤篇横绝” 的 《春江花月夜》 就让后人永远记住了诗人张若虚的名字。

所谓 “事件传播”， 就是关于文学事件的传播， 这些事件可能与作品有关， 也可能与作品无关，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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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与作家直接相关。 它们既可能关涉作家的公共性与神圣性， 也可能关涉作家的隐私性与世俗性，

由于这些事件大多源于媒介的策划与炒作、 聚焦与放大， 故称之为 “媒介文学事件”。 从新闻主义的角

度看， 媒介化语境中的文学事件， 必然有着调动读者兴趣、 吊起读者口味、 吸引读者眼球的轰动性、

奇闻性、 异趣性以及悖常性。 因而新世纪的文学传播的一个显在表征就是 “事件化”， 当然 “事件化”

只是文学媒介化的后果之一。

假如说 “作品传播” 是一种 “内文本传播” 的话， 那么， “事件传播” 更多是一种 “外文本传

播”， 这也恰恰吻合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 “向外转” 的逻辑。 假如说 “作品传播” 定格的是作品本

身的话， 那么， “事件传播” 聚焦的则是作品之外。 换言之， 前者传播的是 “内文本”， 后者传播的是

“外文本”。 例如新世纪文坛中所谓 “７０ 后”、 “８０ 后”、 “新新人类”、 “美女作家”、 “美男作家” 等的

命名， 直接针对的是作者的身份， 而不是作品的内涵与形式、 风格或倾向。 在 “事件传播” 中， 在媒

体上进行 “表演” 的主角不是作品， 甚至不是文学， 而是作家或者其他非文学的因素， 如作家的性别、

年龄、 经历、 外貌， 作家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作家的奇闻轶事、 绯闻官司等。 如 “二王之争”、

“二余之争”、 “二张之争”、 “ 《马桥词典》 事件” 等， 聚焦的是作家们的官司绯闻； 朱文的 “都市小

资”、 王安忆的 “上海女人”、 铁凝的 “女作协主席”、 木子美的 “性爱游戏”、 张贤亮的 “影视大佬潜

规则女演员传闻” 等， 聚焦的是作家们的轶事传闻； 韩寒的 “进军车坛”、 郭敬明的 “抄袭案” 与

“做官”、 棉棉与卫慧的 “争吵对掐” 等， 聚焦的是作家们的生活作秀与青春作派。

新世纪的文学事件， 从某种角度说都是商业策划与大众传媒合谋制造的结果， 如 “身体写作”、

“下半身写作”、 “葛红兵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悼词说’ ”、 “顾彬的 ‘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 ” 等都

是媒体生产、 媒体扩大与媒体推广的。 对此， 许多传媒人曾坦承了他们策划文学事件、 引导文学潮流

的真实意图。 如 《山花》 主编说： “策划的导向作用贯穿于组稿、 选稿、 发稿的全过程。 可以认为， 对

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再如 《青年文学》 主编说： “我们根据读者

的要求， 主动找作者并引导他们创作。 杂志体现的是办刊人的想法、 理念和品味。” 还如 《收获》 编辑

说： “９０ 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的繁荣是一种极其虚假的现象。 主要是话题的繁荣， 而非小说写作的繁

荣。 我了解文学杂志的 ‘行规’， 杂志需要制造一些话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话题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小

说作品本身的影响。 同样， 作家的名气有时会被人们看得比作品本身的名气更重要。” ［２］

基于话题设置、 事件制造的 “事件传播”， 对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对文学事

件的高度关注可以带动文学作品的销售与阅读， 可以带动文学市场的繁荣， 从而重新打造文学 “去边

缘化” 与 “再中心化” 格局， 这也就是所谓的 “由事件及作家再及作品” 的模式。 换言之， “事件传

播” 是一种诱导性传播， 也是一种诱导性阅读， 是一种由此及彼的关联式传播。 当然， 有创意的、 成

功的 “事件传播”， 能够让人透过事件回归作品。 例如， 陈染的 《私人生活》、 卫慧的 《上海宝贝》、

韩寒的 《三重门》、 郭敬明的 《梦里花落知多少》、 张悦然的 《樱桃之远》 以及莫言的 《生死疲劳》、

《酒国》、 《檀香刑》 等的畅售， 都与特定的媒介文学事件有关。 曹顺庆、 蒋荣昌认为： “今天我们在探

讨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时候， 已经不可能像古典文学时代那样视文化为某种独特审美文学文本的生态环

境， 从而仅仅把文化作为文学文本的外在环境来加以考虑。 今天的文学不在文化之外。” ［３］ 新世纪文学

既不在文化之外， 也不在事件之外。 例如， 在 ２００４ 年由于受 “８０ 后” 文学事件的推波助澜， 这一年的

文学图书市场被媒体称为 “青春文学年”。 在这一年， “８０ 后” 的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从整体上达到一

个高峰， 具体表现为： 全年各月的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书基本由青春文学把持； 年度文学榜榜

首书也是青春文学， 前 ５ 名中有 ４ 个席位是青春文学， 前 １５ 名中也有 ９ 部青春文学作品； 青春文学的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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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已经不局限于特别突出的个别作者如郭敬明与韩寒， 而是一大批表现突出的作者如何员外、 孙

睿、 董晓磊、 张悦然等人。 另一方面， 对文学事件的高度关注可能会阻隔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甚至会

遮蔽文学， 从而患上以非文学为文学、 以偏概全、 以点代面的世纪病症而不自知， 甚至是难以自拔。

受众在 “事件传播” 中， 本着 “知道主义” 的心理 “惟知道是尚”，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有时止

于事件本身甚至是细枝末节， 有时止于事件的当事人甚至是绯闻配角而很少推进到作品阅读层次， 即

使有所阅读， 也是 “书名志记”、 “标题浏览” 的 “浅阅读”。 从这个角度说， “事件传播” 传播的只是

事件而非文学， 它是一把消解文学真义的 “江湖妖刀”。

二、 从 “书本传播” 走向 “影像传播”
进入新世纪， 文学传播实现了从印刷文化阶段向电子文化阶段的跨越。 周宪、 许钧认为： “本世纪

电子媒介的出现， 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 它极大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 遂改变

了文化自身的形态， 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毫无疑问， 古往今来， 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

电子媒介那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４］电子媒介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 如 “地球村” 的应运

而生、 “零散化” 与 “碎片化” 及 “程序化” 的泛滥、 基于视像权力的 “同质化” 与 “类型化”、 基于

消费主义的 “市场化” 与 “商业化” 等， 由于电影、 电视与网络视频的勃兴， 不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是文化生活 （包括审美生活） 都出现了无法阻逆的视觉转向， 从而导致了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出现了

从 “书本传播” 走向 “影像传播” 的递嬗。

传统意义的文学传播主要是靠作品的写作、 出版、 印刷、 发行、 阅读、 评论等来实现的， 而处于新

世纪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播更多是靠作品的改编、 拍摄、 播映、 观看、 影评 （剧评） 等来实现的。

所以， 从 “书本传播” 到 “影像传播”， 表征的不仅是文学的视觉转向， 也表征的是文学的大众化、 通

俗化与生活化的选择。 毕竟 “书本传播” 是读书， 而 “影像传播” 是读屏， 这既包括读电影电视之屏，

也包括读网络视频之屏， 还包括读移动手机之屏。 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国民书籍阅读现状的调查中， 中国国

民的平均阅读数还不到 ５ 本， 而中国每年的电影观影人次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８９ 亿人次大幅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

的 ４􀆰 ６７ 亿人次，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６􀆰 ５％； 全国城市电影票房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９􀆰 ３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７１ 亿元。 可见， 在新世纪， 读书是一种奢侈， 而读屏却是一种常识。 从 “阅读” 至 “观看”， 从 “读

书” 至 “读屏”，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新世纪这个视觉文化的时代， 文学传播从 “书本传播” 走向 “影像传播” 的变迁， 不仅显示了

影像在日常审美中对书本的挤压甚至是置换， 也彰显了影像文本高于文字文本的受众缘与接受度， 同

时还表征着 “影像传播” 的绩效远远大于 “书本传播” 的现实。 有人曾选取了一百部中外知名的、 优

秀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一次 “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 这一百部作品均先后被改编成影视

剧， 调查对象是 ４０ 岁以下的大学生、 中学生及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成年人。 调查结果显示， 有 ６０􀆰 ５％

的被调查者是先从影视或其他非文字传播媒介中了解这些作品的， 其中， 有 １８􀆰 ５％的被调查者是影视

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 而其余的被调查者则是看了影视剧后就不再看原著了。 在新世纪的中

国， 普通大众对莫言、 余华、 刘恒、 麦家、 池莉、 唐浩明、 凌力等作家作品的了解与认知也多是借助

于那些热播的影视剧的。 比如， 刘恒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都梁的 《亮剑》 等， 都是因电视剧

的改编而成名， 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和大量出版。

在新世纪， 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播出是新世纪小说传播的 “高速公路”。 影视对小说的介入， 既能

提高作者的知名度， 又可以刺激小说的流通与消费。 李红秀认为： “影像阐释可以使举世公认的名著更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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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名’， 也可以拂去蒙在名著上的尘埃， 展示其本来面目。 换句话说， 影像阐释对小说名著具有催化

剂的作用。” ［５］影像改编为文学作品提供了比书籍更为迅速、 更为大众化的传播形式， 文学作品的生存

空间更为广阔。 比如， 周梅森的 《人间正道》、 《绝对权力》、 《中国制造》、 《国家诉讼》 等小说改编成

电视剧后， 他的知名度也很快升高， 小说销量直线上扬。 他说过： “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

重视， 有人要拍我的小说， 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 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 但

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 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 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 上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以前， 我的 １５ 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 １０ 万册。 而 《绝对权力》 至今已经发行了近 ２０ 万册， 《中

国制造》 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 ３０ 万册， 《国家诉讼》 更是第一版就达到 １２ 万册。” ［６］ 再如， 陈源斌的

《万家诉讼》 被改编成电影 《秋菊打官司》， 小说在市场上走红， 此后， 陈源斌创作了 “秋菊” 系列小

说， 比如 《秋菊开会》、 《秋菊打假》、 《秋菊杀人》、 《秋菊传奇》 等。 还如， 池莉的 《来来往往》 被改

编为同名电视剧后畅销不衰， 到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已是第 ２１ 次印刷， 累计印数达 ３０ 多万册， 这与根据该书

改编， 由濮存昕、 许晴、 吕丽萍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的播出有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 影像改编对于提高

作者的知名度和扩大小说的传播范围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影像改编让小说文本插上了巨大的翅膀，

能够 “飞” 得更高、 更快、 更远， 从而形成小说与影视剧共同繁荣的局面， 并进而彰显 “影像传播”

的正能量。

三、 从 “单向传播” 走向 “双向传播”
在新世纪， 基于网络的网络文学以及基于手机的短信文学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新世纪文学在承

受 “文学的网络之变” 的阵痛之时， 又不得不接受 “网络的文学之变” 的压迫。 雷达认为， 网络文学

从多方面颠覆着传统文学的规则和范式： 约束不再， 体现个性， 取消意义， 削平深度， 以平面、 时尚、

随意、 游戏、 狂欢为特征； 从传播方式而言， 网络写作打破传统文学的编辑审稿出版机制， 以点击率

决定价值， 私人话语在文化公共空间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从接受方式来看， 新一代读者以读屏的方

式成为文学的读者。 网络消解着传统文学文本信息意向传播以及单线型叙述的局限， 呈现出双向交流、

非线型叙述以及多媒体化的新特征， 而且出现了跨文体、 超文体写作， 开创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和生长

点。［７］可见， 从传播方式的角度审视， 网络及网络文学、 手机及手机文学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惯例与传播

传统， 即从 “单向传播” 走向 “双向传播”、 从 “延宕传播” 走向 “即时传播”。 一句话， 新世纪的文

学传播因网络、 手机的介入而呈现一种即时互动、 双向交流的传播形态。

所谓 “单向传播” （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也称为线性传播， 它是以传播者为起点， 经过媒介，

以受传者为终点的直线性传播过程。 著名的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在 《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

（１９４８） 一书中所标举的 “５Ｗ 模式” 就是单向传播最早的理论资源。 单向传播将传播者与受众看作是

两个缺乏互动的分离部分， 突出了传播过程中从传到受的单向的 “传” 的过程， 强调了传播者对接受

者的有意影响， 没有更准确地反映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即受众反馈的缺席。 事实上， 传统

的文学传播， 从作家的创作到作品的出版、 流通， 然后指向作家意向化的读者， 其实都是建构在一个

理想化的单向的线性流程之中， 即理所当然地认为作品一定会被读者所阅读、 所品鉴、 所接受。 读者

（主要是特殊读者即评论家） 的反馈、 市场的反应、 象征资本域的反响等， 其实都没法介入到作品的建

构之中。 而这些也只能在延后的作家写作中才有可能得到吸纳与修正。 换言之， 不管是 “束之于高阁”

的作品还是 “传之于后世” 的作品， 单向传播的作品还是作家主体化的那个作品， 都不是他者化、 受

众化的复合作品。 当然， 在单向传播中， 作家的主体性、 个人性是十分显著的， 从中也透出了单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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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傲慢与偏见。

所谓 “双向传播” （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也可称之为互动传播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

存在着反馈和互动机制的传播活动。 在双向传播过程中， 传授双方相互交流和共享信息， 保持着相互

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般来说， 人类的传播活动均具有双向性， 但这种双向性有强弱之分。 对话、

打电话或计算机通信、 网络聊天、 微博微信等属于双向性较强的传播活动， 而报刊、 广播、 电视等大

众传播活动的双向性较弱， 弱到我们似乎可以视之为一种建构在自说自话与文化霸权之上的单向传播。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 由于网络与手机等新媒体的介入， 网络文学与手机文学的传播更多地体现一种即

时反馈与双向互动的态势。 换言之， 在网络文学与手机文学的传播过程中， 传播者与受传者构成一种

分享信息、 不断产生信息交流的关系， 传播双方对信息进行解释、 传递的过程中一直相互影响， 角色

不断互换： 在信息反馈过程中， 传播者 （作者） 成为受传者 （读者）， 受传者 （读者） 成为传播者

（作者）。 可见， 在新世纪文学的双向传播中， 写作与阅读经常转换， 作者与读者时常变换， 它既是一

种双向沟通、 双向反馈， 也是一种双向写作、 双向阅读。 写是为了读， 读是为了写； 一半是写作， 一

半是阅读； 它们或者共同建构着一种文本的最终成形， 或者共同推动着一个文本的开放性播撒与无限

期延宕。

诗人兼出版商叶匡政曾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他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颇有意味的文章——— 《文学

死了！ 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他说： “印刷品时代正在终结， 但文学已提前咽下了最后一口

气。” ［８］文学是否真的死了，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 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 作为审美文化的文学

受到了传媒引领下的大众文化的肆意围攻与恣意挤压， 传统的文学确实是死了， 这包括传统的文学样

式、 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 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 传统的文学接受方式以及影响方式， 换言之， 就是

旧的文学体制、 文学机制、 文学体系的颠覆和灭亡。 当然， “方死方生”， 旧文学之死其实就是新文学

之生， 这就是叶匡政所谓的 “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具体到新世纪的文学传播来说， 单向的线性

传播渐次弱化， 而双向的互动传播渐次强化， 出现了从 “单向传播” 走向 “双向传播” 的转变。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 在 “第二媒介时代”， 由于互联网成为基本载体， “第一媒介” “为数

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 的播放型传播模式可能被 “集制作者 ／ 销售者 ／ 消费者

于一体的系统生产” 的传播模式所取代。［９］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前一种传播方式被称为 “大众传

播”， 后一种传播方式的恰当称谓应该是 “小众窄播”。 第二， 接受者与信息源之间的反馈速度极快，

同时受众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 他们的选择性和参与度进一步加强， “他们用自己

的文化滤镜来过滤信息， 并夹杂进群体和个人经验等特征”。 第三， 信息的制作者和授受者之间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交互， 即接受者迅速将信息反馈到信源处， 制作者根据反馈的实际情况不断实时地

修改信息， 再把修改后的信息发送出来， 如此循环往复。 这中间， 最能吻合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变迁的

莫过于第三点， 即 “传授的交至与轮换”， 其本质就是 “双向传播”。 在 “双向传播” 中， 不管是传信

主体还是受信主体， 都存在着马克·波斯特所谓的 “面临着主体普遍性的去稳定化 （ 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再居于绝对时 ／ 空的某一点， 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 再不能从

这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 ［１０］

“双向传播” 在新世纪的网络文学与手机短信文学的传播上表现最为突出。 欧阳友权认为： “互联

网对物理和精神世界的迅速覆盖和无限延伸， 一夜之间拆卸了文学传播的所有壁垒， 以电子化传播的

全新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传播体制， 使创作与欣赏成为实时交互的轻松游戏。” ［１１］ 新世纪文学的 “双

向传播”， 同传统文学的 “单向传播” 相比有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是传播主体 “泛化”； 二是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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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捷化”； 三是传播机制 “非线性化”； 四传播过程 “互动化”； 五是传播意义的 “非中心化”； 六是

传播目标的 “多元化”。 所以， 新世纪文学的 “双向传播”， 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既是一种 “双向创

作” 也是一种 “双向阅读”， 传者与受者互为对象化， 创作互动， 传播互动， 阅读互动。

四、 从 “一维传播” 走向 “多维传播”
所谓 “一维传播”， 就是指围绕着作品出版、 流通、 阅读、 接受、 评论等的径直型传播。 所谓 “多

维传播”， 就是指文学传播的途径多种、 文学传播的路径多样、 文学传播的主题多元、 文学传播的效果

多态的交互式、 发散式的动态传播。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已不仅仅像传统文学那样表现为 “一维传播”

与 “二维传播”， 而是因为传播主体、 传播媒介、 传播方式、 传播路径、 传播内容、 传播场域的多元

化， 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 “多维传播” 的态势。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传播手段是按一定规则进行编码的符号系统， 传播内容则是传受交往过程

中所要传送反馈的信息。 从编码的角度看， 传播手段可以分为一维、 二维、 三维以至多维等类型。 一

维编码是线性的， 采用一维编码进行传播的信息通常形成某种 “流”； 二维编码是平面的， 采用二维编

码进行传播的信息通常形成某种 “图”； 三维编码是立体的， 采用三维编码进行传播的信息通常形成某

种 “体”； 多维编码是发散的， 采用多维编码进行传播的信息通常形成某种 “场”。 一部文学作品的传

播型构， 既可能是 “流式” 的 “一维传播”， 也可能是 “图式” 的 “二维传播”， 也可能是 “体式” 的

“三维传播”， 还可能是 “场式” 的 “多维传播”。 在多样媒介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新世纪， 传播的内容

除了关注作品之外， 还必须关注与作品相关的作者、 读者、 世界、 媒介等， 处于传播进程的文本不仅

仅是原文本， 还有形形色色的外文本、 林林总总的次生文本以及花样繁多的再次生文本。 正是由于有

着这样的多维建构，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不可避免地步入了 “多维传播” 的进程之中。

其一， 从传播的信源来看，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有着与生俱来的多维性。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可以是以

作品为信源辐射作者、 读者、 世界的网状传播， 也可以是以作者为信源的辐射作品、 读者、 世界的网

状传播， 也可以是以读者为信源的辐射作品、 作者、 世界的网状传播， 也可以是以世界为信源的辐射

作者、 作品、 读者的网状传播， 还可以是以媒介为信源辐射世界、 作者、 作品、 读者的网状传播。 以

２０１２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例， 不仅莫言及莫言的原创作品得到的广泛的传播， 而且根据莫言原

创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甚至莫言的故乡、 母校、 军旅生涯、 领奖的说辞以及莫

言女儿的 《红高粱》 电视剧剧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还有莫言与杨振宁的座谈 《科技与人文的对话》

也在散发着强劲的传播力甚至于 ２０１３ 年成为北京市高考作文的素材。 传播信源的多维性， 从不同角度

共同积聚着作家作品的影响度与传播力。

其二， 从传播的文本来看，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有着挥之不去的多维性。 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文本， 不

仅有着文本、 作品、 产品、 商品、 消费品等的多维， 也有着内文本与外文本的多维， 还有着原文本、

次生文本、 再次生文本的多维。 单就某一个具体的文本来说， 至少可以区别出现实型文本、 理想型文

本、 象征型文本的多维类型， 也可以区别出诗歌、 小说、 剧本、 散文、 报告文学的多维体裁， 也可以

区别出文学话语、 文学形象、 文学意象的多维层次， 还可以区别出简约与繁丰、 刚健与柔婉、 平淡与

绚烂、 谨严与疏散等多维风格。 例如， 新世纪的类型文学就颇有多维性， 这些类型至少包括诸如架空 ／

穿越 （历史）、 武侠 ／ 仙侠、 玄幻 ／ 科幻、 神秘 ／ 灵异、 惊悚 ／ 悬疑、 游戏 ／ 竞技、 军事 ／ 谍战、 官场 ／ 职场、

都市爱情、 青春成长等。 新世纪类型文学的多维， 表征的不仅是文本的多维， 还是阅读的多维、 趣味

的多维、 出版的多维、 畅销的多维。 传播文本的多维性， 必然会催生与凝聚新世纪文学传播的多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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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从传播的媒介来看，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有着与时俱进的多维性。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可以是物

质化的书本， 也可以是声音化的话本、 唱本、 评书、 演唱、 朗诵、 歌颂、 广播等， 也可以图像化的电

影、 电视、 多媒体视频、 户外 ＬＥＤ、 移动视媒等， 还可以是数字化的网络、 移动终端、 手机等。 新世纪

传播媒介的多态化与多样化， 必然导致文学传播的多维性， 毕竟新媒介的产生并不是以旧媒介的消失

作为代价， 而是新旧并峙、 众态纷呈。 文学可以在 “读” 中传播， 可以在 “唱”、 “讲”、 “吟” 与

“听” 中传播， 可以在 “演” 与 “看” 中传播， 还可以在 “观” 与 “游” 中传播， 甚至可以在 “开

发” 与 “用” 中传播。 例如刘恒的作品， 普通受众也许读不懂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的话语

游戏、 话语技巧与话语政治， 但却看得懂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同样是

《尘埃落定》， 一个不精通文墨的人可能读不懂阿来的小说 《尘埃落定》， 但是他却看得懂根据该小说改

编， 郑效农编剧、 由闫建钢导演的同名电视剧 《尘埃落定》。 由此可见， 正是因为影视媒介的集体出场

与闪亮登场，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不仅挣脱了高难度阅读的阻隔与束缚， 而且还让文字传播、 声音传播、

图像传播、 视像传播等共同融构形成一种多维传播， 并且还促使传统的小众传播为大众传播所替代。

其四， 从传播的层级来看， 新世纪的文学传播有着曰维曰新的多维性。 在泛文学的语境中， 新世纪

的文学传播也不可避免地有着 “泛传播” 的属性， 有着层级的多维性， 呈现出 “环态模型” 的构造。

假如我们将基于 “作品为中心” 的作品传播视之为第一层级的话， 那么与作品相关联的作者传播、 读

者传播、 世界传播便是第二层级， 与作者相关联的 “泛作者传播”、 与读者相关联的 “泛读者传播”、

与世界相关联的 “泛世界传播” 便是第三层级。 以网络小说 《杜拉拉升职记》 为例， 这部小说曾先后

被改编拍成电影、 电视剧， 电影 《杜拉拉升职记》 与电视剧 《杜拉拉升职记》 便可视为第一层级的衍

生层级， 而关于小说作者李可的学习经历、 职场生活、 八卦绯闻、 爱情事业、 生平轶事、 创作事迹等

便可视为第二层级， 而关于电影导演徐静蕾、 主演徐静蕾、 莫文蔚、 黄立行、 吴佩慈、 李艾等的相关

言说则是第二层级的衍生层级， 至于关涉小说作者李可的朋友、 徐静蕾的丈夫的叙述则是第三层级。

当然， 同一层级的平面传播与不同层级的立体传播， 既整合又聚合， 既协和又复合， 合成作品的传播

力， 从而推动作品走向读者、 走向舞台、 走向荧屏、 走向观众、 走向大众、 走向奖台甚至是走向经典。

参考文献：
［１］ ［美］ 阿布拉姆斯 􀆰 简明外国文学辞典 ［Ｍ］ 􀆰 曾忠禄等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６９􀆰

［２］ 秦勇 􀆰 作为商业文化现象的中国当下躯体写作 ［ＥＢ ／ ＯＬ］ 􀆰 载文化研究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

［３］ 曹顺庆， 蒋荣昌 􀆰 从 “文学研究” 到 “文化研究”： 世界性文学审美特征之变革 ［ Ｊ］ 􀆰 河北学刊， ２００３ （５）： ９６－１０２􀆰

［４］ 周宪， 许钧 􀆰 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 ［Ａ］ 􀆰 ［美］ 马克·波斯特 􀆰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Ｃ］ 􀆰 范静哗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２􀆰

［５］ 李红秀 􀆰 新时期的影像阐释与小说传播 ［Ｍ］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４７－３４８􀆰

［６］ 郭珊， 贺敏洁 􀆰 周梅森： 不会为迎合影视而创作小说 ［Ｎ］ 􀆰 南方日报， ２００３－０３－２４􀆰

［７］ 雷达， 任东华 􀆰 新世纪文学初论 ［ Ｊ］ 􀆰 文艺争鸣， ２００５ （３）： ６－１６􀆰

［８］ 叶匡政 􀆰 文学死了！ 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ＥＢ ／ ＯＬ］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１２５３０００９８１􀆰

［９］ ［美］ 马克·波斯特 􀆰 第二媒介时代 ［Ｍ］ 􀆰 范静晔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

［１０］ ［美］ 马克·波斯特 􀆰 信息方式 ［Ｍ］ 􀆰 范静晔译 􀆰 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 ２５􀆰

［１１］ 欧阳友权主编 􀆰 网络文学概论 ［Ｍ］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６５􀆰

２７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66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67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68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69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70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71
	2014年传媒学报3_部分72

